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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中国的大学生们在一场最终以“天安门屠杀”为悲剧结局的伟大的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中震惊了世界。 请跟随这个博客和《天安门
对峙》一书来重新经历那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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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在外交公寓
《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三章第三节

刘晓波 

侯德健躺在担架上，由四个协和医院的医生抬着。他的一双手垂下来，随担架晃来晃去。我走在担架边上，拉住侯德

健的手，希望他能清醒过来，和我说点什么。但是德健一点反应也没有，那双手象死人的手，或象刚刚打过麻醉药完

全失去知觉的手，任人摆布而没有一点儿感觉。我对抬担架的一位医生说：“德健是不是不行了？”医生把手伸进毛

毯里，摸了一会儿说：“问题不大。”我说：“能快点走吗？我来帮你们抬。换换会快点儿。”那位医生说：“刘先

生，你身体也很虚弱，还是我们抬吧。”说完，他们又叫来四名医生，替换正在抬担架的四个人，加快了脚步。就这

样，八位医生交替着把侯德健从广场一直抬到协和医院。

在路过通向王府井大街的十字路中时，一辆公共汽车正在长安街上燃烧。车身倾斜，黑乎乎的浓烟飘向空中，油漆被

烧焦后散着刺鼻的气味。被烧得发黑变形的铁皮，在火中不断扭曲，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就象有什么东西被强行撕

裂似的。王府井大街上空空荡荡，见不到一个行人，只有几名外国记者跟着我们拍照、录影。突然，一辆救护车停在

侯德健躺着的担架旁。驾驶室里探出一个头问：“有垂危的伤员吗？担架上的是什么人，干脆上车，我们负责抢

救。”抬担架的四个人停住了，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一个医生问我：“刘先生，怎么办？”我说：“还是抬着保

险。上了车，德健就不知道被拉到哪去了，反而更危险。”医生点点头，示意抬担架的继续走。

协和医院的大门口围着几十人，这些人都是来探听自己的亲人、朋友、同学的下落的。医院的人劝他们不要急，查对

也要慢慢来。我和王越红跟着侯德健的担架进了协和医院。德健被抬去检查身体，我和王越红在外面等着。我再次劝

王越红回家，她仍然不肯。一会儿，德健在两位年轻医生的搀扶下出来了，虽然看上去脸色不好，但也没有太大的问

题。

医生把我们三个人领进一间小屋中，屋里有两层床和一张桌子，看来是供医生值夜班用的。医生们拿来面包、香肠、

汽水、西瓜给我和德健吃。吃了些东西后，德健的气色逐渐恢复了正常。医生们劝我俩好好休息一下。王越红回家

了。我和德健一头栽到床上，竟死死地睡了过去。

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原来是王越红。她回家安排了一下又回来了。这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我叫醒德健，商量

怎么办。我说：“这里不能长呆。我想回家。”德健说：“现在绝不能回家。一来街上太危险，二来你的家肯定被监

视了，我们最好还是躲一躲。”我问：“去哪儿？”德健说：“外交公寓”。我说：“现在家里的人不知道我们的死

活，一定要让家人知道我们是安全的。”德健说：“可以打电话通知家里人。”王越红插话：“你们俩出去太危险，

还是由我去。”我俩把家里的电话和一个外国朋友的电话告诉了王越红。一会儿，王越红回来了，她说：“已经告诉

陶力和程琳你俩很安全，请她们放心。那个外国朋友说，三点半他开车来协和医院接我们。”我们三人在那间不足十

平方米的小屋里焦急地等着，胡乱猜着周舵和高新的下落。两个医生一直陪着我们。下午三点二十五分，两个医生带

我们走出了医院的大门。由于怕德健被人认出来，医生稍稍给他化了妆，穿上白大褂，戴上白帽子。医院的门口仍然

聚集着许多人，从他们脸上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们寻找亲人的焦虑。

我们三个人在协和医院门口站了大概有十分钟左右，一辆挂着黑色牌照的红色轿车神奇地出现在我们身边。车门开

了。我们立即上车。开车的人对德健讲着不太流利的汉语。这时，一群人围了上来，人群中突然有人喊：“侯德

健！”汽车飞快地启动，甩开所有的人。

我们的车上了朝阳门立交桥，德健才笑着对开车的朋友说：“你是北京最勇敢的司机。”开车的人没有回答，表情严

肃地盯着前方。东二环路上，几乎排满了军车，只有我们一辆载客的民用小轿车。我望着车窗外向后飞掠的军车，真

为司机捏把汗。我一直在想：如果被截住怎么办？如果戒严部队向我们开枪怎么办？十分钟后，我们的车驶进建国门

外交公寓的院子，一颗提着的心才放下来。

在等电梯时，那个外国朋友嘱咐我们不要说话。电梯的门开了，开电梯的中年妇女上下打量着我们三人。我顿时又紧

张起来。以前就听说过：“在外交公寓为外国人服务的工作人员大都负有监视住户的使命”，“六·四”期间，这种

监视肯定要加强。六月六日深夜，我离开外交公寓后，在街上被绑架式地抓住，就证明了从我进入外交公寓就已经被

盯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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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朋友家，我和德健就紧紧地抱住为我们开车的朋友，连声道谢，他的确是北京最勇敢的司机。我们避难的寓所还

是我前些天见白杰明的地方，屋里的一切依然如故，同样是宽敞明亮的客厅，同样是色泽舒适的地毯和沙发，同样的

酒、茶，同样的音乐……好象是这里的一切与昨晚的血雨腥风无关。但是，在我的眼中，这里的一切都有种异样的感

觉，站也好，坐也罢，总感到心中空空，一点也不踏实，随时可能有恶运降临。唯一可以使自己镇静下来的方法就是

洗澡。淋浴的喷头向我赤裸的身体上喷洒着密集的水珠，我毫无感觉地揉搓着自己的皮肤，仿佛不是在洗去几天来积

满身上的污垢，而是在清除渗入心底的恐惧。我手下的肌体似乎是个远离我而去的无生命体，它感觉不到水滴，感觉

不到温度，感觉不到有两双手轻轻地揉搓。尽管洗手间中很热，但我仍然不住地颤抖。我始终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离开

了那层层把守的士兵，离开了那些毫无表情的目光，离开了闪亮的枪口。

从洗手间出来，走进客厅。我叫了一声，“德健，洗澡吧。”德健一动不动，好象没有听见我的声音。他蜷缩在一把

靠窗的椅子里，呆呆地看着窗外。我走过去，站在他的背后，顺着他的视线向窗外望去。下面是建国门立交桥，桥上

是排列整齐的军车和来回走动的士兵。

突然，门锁响起来，我和德健顿时紧张起来，不约而同地向门口望去。门开了，进来的是这个家的主人周思和琳达。

他俩都是我们的朋友。四人相见，既惊且喜，他俩万万没有想到我和德健能如此安全地进到这里。我们四人紧紧拥

抱，琳达哭了，泪水表达了她的担心、焦虑和意外的欣喜。

房间里的人一多，紧张的气氛自然就有所缓解。当只有我和德健时，我俩都不掩饰我们的恐惧，但是有了周思和琳

达，我俩又毫无感觉地变得潇洒、超脱起来，好象我们不曾身处层层戒严部队的包围之中，不曾听到过枪声，不曾被

士兵用枪口逼下纪念碑，我们只是听到别人说过广场的情况，现在只不过在向周思和琳达转述。尽管我的心还在剧烈

地跳，我在讲述撤离的经过时尽力保持平静，偶尔还要玩点儿小幽默。德健更是一副超然于生死之外的神情，他讲到

躺在担架上的感觉时说：“我已经死过一次了，葬礼都举行完了。”

吃过丰盛的晚餐，琳达坐在我和德健的对面，商量以后怎么办。琳达让我进澳大利亚使馆，我不同意；德健要我马上

去广州，他在广州有一套房子，可以供我使用，我也没有同意。我说：“在我没有见到高新和周舵之前，我绝不离开

北京。”反过来，我力劝德健离开北京去香港。德健开始时不同意，但到最后，还是我的话起了作用：“德健，我们

四个人必须出去一个人，把六月四日的真相告诉全世界。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你出去的条件最充分。如果你也留在北

京，也许人们一辈子也不会知道清场的事实。”德健同意了。

接下来琳达分别给陶力和程琳打了电话，告诉我和德健正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并嘱程琳准备好德健的护照，我们会派

人去取。我又分别给高新和周舵打电话，想让他俩也来外交公寓。周舵家里的电话没人接。高新的未婚妻张小梅接了

电话。我告诉她：要高新呆在家中不要出门，明天会有人开车去接他。

那天晚上，我们根本没睡。白杰明从澳大利亚打来长途，叙述了他在电视中见到的北京大屠杀的血腥场面。当琳达向

我们转述时，我和德健都感到庆幸，当时的北京城，风暴之眼的纪念碑附近是最安全的。同时，我又隐约地感到不

安，有一种道义上的犯罪感，总觉得死于戒严部队枪口下的人与我发起的绝食有关。一种挥之不去的推论总是跟着

我，直到我被抓进秦城监狱，直到我获得自由，直到我走进坟墓：“如果我不发起绝食，就不会有新的运动高潮；如

果没有新的高潮，政府也许会等待着学运的自我瓦解，不会进行强硬的清场；如果没有强硬的清场，北京市民就不会

与军队发生正面的暴力冲突；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暴力屠杀。”当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多次向朋友和熟人谈到过这种

想法，尽管他们都众口一辞地说清场早已决定，与我们的绝食无关，但我仍然放不下这心灵的重负。每每想起，都感

到自己不自觉地和共产党一起策划了“六·四”大屠杀。

  

至今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晚上九点多钟，我的学生程真不知从哪打来了电话，问我是否安全，是否想尽快离开北

京躲一躲，她说她可以安排一切。我告诉他我现在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谢谢她想着我。程真打来的电话使琳达非

常紧张，说不定已经有人知道了我的下落。万一出现意外，对我和德健、对周思都没有好处。

晚上，窗外不时地传来枪声，有时密集，有时零星，有时近在几十米之内，有时好象从北京城的某个角落里响起。我

们几个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窗前度过的。一阵枪声响后，我们总要拉开窗帘的一角，小心翼翼地向外张望。六月五

日凌晨二点多钟，我们看见有五十多辆坦克驶过建国门立交桥，向天安门方向开去。我们边听外电的广播，边议论

着、猜测着北京的局势。英国BBC的华语节目，播放了对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采访，杨老愤怒地说：“在中国的首都北

京，用坦克、装甲车和全副武装的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青年学生，是北洋军阀不敢为的，国民党不敢为的，

连日本人也没有干过，但是今天共产党却干了。这样的政府，天理难容。”杨老的仗义直言令我们感动不已，因为

我、琳达、德健都是杨老的朋友，曾多次去他家聊天、吃饭。我们的《六·二绝食宣言》的英译稿还请杨老帮过

忙。“六·四”后，由于他坚持自己的反对戒严和屠杀的立场，他被开除出党。

  

六月五日，又有几位澳大利亚在北京的公民避难于周思家中，准备乘六月七日的飞机回国，周思家成了一座难民营，

但是是一座生活条件优裕的难民营。除了睡觉不太方便外，其他的条件还是满不错的。而且，高度的紧张和恐惧很难

使人成眠，所以人多反而成了一件好事。六月五日一整天，琳达都在为从德健的家中取回德健的护照忙碌，打了无数

次电话，托了无数多门路，结果还是没希望。琳达一闲下来就劝我进澳大利亚使馆，并且当即写了邀请信，以备在必

要时得到澳大利亚使馆的签证。但是，我执意不肯去。我的理由是：绝食由我发起，至今不知道周舵的死活，也不知

道高新的情况，如果我进使馆寻求政治避难或逃亡国外，而周舵和高新被捕，那我将在国外或使馆中背一辈子道德的

十字架。琳达气愤地说：“到什么时侯了，还讲哥们义气。现在是能逃一个算一个。”我反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先

回国，非要和德健一起去香港干吗？你不也是出于对朋友的忠实吗？”琳达无言以对。后来，在监狱里，提审人员都

对我有条件逃亡而没有逃表示敬佩，出狱后，也有朋友夸我这样做的勇气。但我以为，我这样做实在不值得夸耀。我

之所以留在北京，没有进使馆避难或逃亡，完全不是出于留下来为“六·四”、为八九抗议运动、为死难者承担责

任，而是为了狭义的哥们义气，为了自我良心的解脱。如果当时我、周舵、高新、德健四人都有条件逃亡国外，我想

我就不会考虑留下来承担责任，肯定和他们三人一起逃亡海外，或避难于使馆。不是“六·四”中死难者的鲜血和生

命留住了我，而是狭义的私情留住了我。宁愿不负朋友之谊而冒险，不愿为自己深深卷入其中的、结局悲惨的运动承

担责任，这难道有什么正义、道义、高尚可言吗？绝对没有。

  

从外交公寓的窗户向下望，可以清楚地看到建国门立交桥上的军车和头戴钢盔、手持武器的士兵。中午十二点左右，

十几辆军用卡车载着一车车士兵驶过立交桥，有的车上的士兵不断地向天空鸣枪。有一辆军车驶到立交桥的一半便停

住了。司机下车和车上的士兵说了些什么，士兵们跳下车，截住后面开过来的军车上去了。显然，那辆停下来的军车

这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在《天安门对

峙》中第一次得到完整、系统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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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毛病，孤零零地停在桥上。半个小时以后，几个市民来到军车旁，看着驾驶棚和车厢。他们用铁器砸开油箱，把

汽油洒向驾驶室、车头和车厢。然后划着火柴，扔进驾驶室。顿时，火舌蓦然升起，从驾驶室的窗口向上升腾。过了

一会儿，整个车身都开始燃烧。那几个烧车的人站在几十米外欣赏着他们的杰作。令我和德健奇怪的是，在这几个人

烧车的全部过程中，立交桥上的戒严部队离他们只有二十来米的距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烧车。而那几个烧车的人一

点恐惧感都没有，一切都干得从容、自信、毫不慌张。一开始，当我和德健看到他们在士兵的枪口下烧车，确实替他

们捏了一把汗。但是，直到这辆车烧黑烧焦，也没有一个戒严部队的人出来干涉。这是不是戒严部队有意为之？是不

是政府为了证明“反革命暴乱”而精心策划的阴谋。我被捕后，看官方的平暴录影，也见过类似的场面。在历史博物

馆的马路上，一排军车开过，其中的一辆被人群截住，砸毁、点燃，但后面的军车好象没有看见一样，匆匆开过。据

官方报导烧毁军车是所谓的“反革命暴乱”的证据之一，是不是官方有意拿出一些早该淘汰的破车让市民烧，烧得越

多越好？

  

同时，戒严部队的士兵却对外交公寓的动静警惕万分。他们不让外国人站在阳台上录影、拍照，甚至不让外国人看。

只要一发现有人站在阳台上，戒严部队就鸣枪警告。从窗口，我看见几个士兵追赶一个小伙子，一边追一边开枪。这

时，有一个外国人站在阳台上录影，大概是想录下戒严部队开枪抓人的场面。那个外国人一出现在阳台上，几十个士

兵一起跑过来，枪口对准那个外国人，大声道：“不准录影！”“赶快回去！”“再不回去，我们就不客气了！”过

一会儿，一个当官的拿着手提式扩音器，冲着外交公寓的窗口反复喊话：“请你们不要录影，不要站在阳台上。不听

劝告者，我们无法保证其人身安全，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

  

五日下午五点多，高新随周思来到外交公寓。一见到高新完整地站在我面前，我无法抑制地抱住他哭了，高新也掉下

了眼泪。德健没有哭，但从他的表情中能看出他的激动。高新说：“我和程真、梁兆二一起走的，在六部口看见坦克

碾死学生。有的士兵一边笑一边开枪，他们打红眼了。中午到了北师大，去陶力家，安慰了她一阵，吃过午饭，就回

家了。陶力让你在外面躲一躲，能出国就出国，不要考虑她和孩子，这是陶力托我带给你的三千元钱。真没想到我们

还能见面。”

  

高新还说：“昨天晚上枪声一响，陶力就到北师大东门前等你，从半夜十一点半一直等到天亮，等到从广场撤下来的

学生全部返校。她没有找到你，以为你非死即伤，她哭得眼病又犯了。”

  

陶力，我的前妻，我儿子刘陶的母亲，无论是在我们没有离婚时，还是在我们离婚时，我都对不起她。除了我放荡的

生活给予她心灵上、身体上的痛苦和绝望之外，我参与“八九抗议运动”的风风雨雨，也始终令她悬着心；在惊吓中

度过了我回国后的日日夜夜。不管“八九抗议运动”的结果多么惨烈，不管我因此受了多少磨难，统统与陶力无关，

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是我自己要回国、要投入、要绝食。我在外面风风火火，有刺激、有观众、有名声，即使受难

也不会白付代价，即使死了也只能自己负责。而她呢？她得到的是什么呢？除了痛苦、惊吓、焦虑、揪心，除了疾病

的折磨、抚养孩子的艰辛、卧床两年和病魔搏斗之外，她一无所得。当我在“八九抗议运动”中面对欢呼的人群时，

我从未想到她和孩子；当我面对成群记者、闪光灯，自我感觉良好地讨论时事时，我从未想到过她的痛苦；当我在广

场上和其他女人调情时，更没有想到过她那受过多次伤害的心灵还在滴血。因此，陶力与我离婚，无论在什么时侯、

什么情况下都是理由充足的。象我这样生性放荡而又贪恋社会功名的人，根本就不配有家庭、不配做一个负责的丈夫

和父亲，不配得到陶力的爱。接到离婚协议书时我所经受的痛苦完全是应该的，而且它还远远不能与陶力所承受的痛

苦的深度相比。

  

在周思家吃过晚饭，除了没有任何目的的等待外，我们无事可干。德健出于道义上的激愤，提出由我们四人联名写一

份面向世界的紧急呼吁，呼吁全世界主持正义的政府和公民在物质上、道义上谴责中国政府的法西斯暴行，支持“八

九抗议运动”。德健说：“这个呼吁录成磁带，如果我能出去，就带到海外。如果我走不成，就交给琳达或其他人带

出去。”我和高新开始时都有些犹豫。我觉得周舵不在场，不知他会怎么想。德健说：“没问题。我们四人在广场组

织撤离时的一致是超人的，现在仍然如此。更重要的是，人权是国际性的，受到联合国的保护，我们的呼吁完全合

法。”在德健的说服下，我和高新同意了。

  

呼吁书的起草自然由我执笔。草稿出来后，大家都觉得不够简练，太长。德健进行了删改，加上了杨宪益在接受BBC采

访时说的那段话，最后由我订稿。《呼吁书》的大致内容如下：

由胡耀邦逝世所引发出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是完全符合宪法的。此次运动一直遵循着

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原则。但是，李鹏政府居然动用坦克、装甲车、军用卡车、飞机和全副武装的军

队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完全是法西斯行为，是八十年代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暴行。 

现在，大屠杀已经血染整个北京城，学生和市民仍然坚守着和平的非暴力的原则，它显示了中国人民的

民主意识的大觉醒。这种觉醒绝不是靠血腥的暴力所能镇压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如此大规模地血染北京城还是第一次。北洋军阀没有干过，国民党政府没有干过，就

连日本法西斯也没有干过，今天却由共产党干了，这样的政府，天理难容。 

为此，我们向全世界一切维护人权和民主的政府呼吁，向全球一切主持正义、维护和平、反对暴力的良

知呼吁，给中国的法西斯政府以经济上、政治上、外交上、道义上的制裁，给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

和“六·四”的受难者以一切形式的支持与声援。 

呼吁人：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者      

侯德健、高新、刘晓波、周舵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于北京

周舵的签名由我代笔。《呼吁书》写完后，由侯德健和高新分别对着录音机念一遍。琳达当时把《呼吁书》翻成了英

文。我们商定，如果德健能出去，公开发表由四人签名的呼吁书要视我们三个留在北京的人的情况而定。如果我们三

个人被抓，就只以德健一个人的名义发表：如果我们安全，就以我们四人的名誉发表。后来，由于六月六日的忙乱，

《呼吁书》的原稿和录音带是否被带出国境，是否安全发表，我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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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六日差不多一整天，大家都在为德健的护照和飞机票奔忙。上午九点多钟，高新冒险骑自行车去双榆树的德健家

中取护照。从建国们到双榆树，几乎横穿了大半个北京城，我真为高新捏一把汗。一个小时后，高新从德健家打来电

话，说程琳已经带着护照走了，肯定是她去了建国门外交公寓。果然，过了一会儿程琳打来电话，说她在国际大厦门

口，带来了德健的护照。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是否让程琳上来。但是最后我们一致认为不能让程琳再卷进来了，

少牵连一个人是一个人。于是，琳达和另一个澳大利亚的女孩儿下楼取回了护照。程琳想见德健而没能如愿，我想她

肯定非常痛苦。六月六日的北京城还充满着恐怖气氛，人走在街上随时都有危险，程琳能孤身一人给德健送护照，已

经是忘我的勇敢之举了，确实让人感动。我想，不管程琳和德健的关系到了多么不可挽回的地步，但是在当时或在以

后，德健都应该感谢程琳能够冒着风险给他送护照。

高新从德健家里出来，就直接去昆仑饭店附近的一个民航售票处给德健取去香港的飞机票。这边桑哗和王越红带着护

照和钱去和高新见面。我、德健、琳达和其他几个人在焦急地等待着。下午四点左右，高新打来电话，说一切都办

妥，约定在澳大利亚使馆的门口见面，一会儿，周思从使馆回来，接在他家的几个澳大利亚人去使馆。德健又找到一

个外国朋友的车一起去澳大利亚使馆。德健的飞机票是六月七号的，他必须在使馆住一夜，第二天和琳达一起飞往香

港。在周思家中避难的所有的人，特别是琳达都劝我和他们一起走，躲进大使馆肯定更安全。但我执意不肯。我一定

要等到高新和王越红回来，再商量怎么办。另外，我一直为不明下落的周舵悬着半颗心。

我看见他们忙碌着收拾东西。德健的行李最简单，只有一个小挎包。他把我叫过去，拿出他身上所有的人民币，共一

千七百元交给我，他说：“我一出境，这钱也没用了。你们留在北京的人也许用得着。”

一阵忙乱过后，房间里一下安静下来，要走的人都聚到了门口，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我的身上，我知道分手的时侯到

了。德健过来，仿佛特别不情愿地和我拥抱，他对我说：“小波，这次分手很难说什么时侯再见，你多保重。如能见

到周舵，代我问候。如果你想开了，等高新回来，你们也一起来吧。”琳达哭着和我做最后的吻别，她的嘴唇贴在我

脸上时，我感到一阵彻骨凉气，那是一种冰冷的悲哀，渺茫的离别，尽管她在不住地颤抖。直到门已打开，其他的人

都走向电梯时，琳达还在说：“小波，跟我们一起走吧。”我固执地摇摇头。琳达的眼中掠过一种无可奈何的凄凉。

我送他们到电梯门口，又和所有的人一一告别，最后我对他们说：“放心吧。我知道怎样保护自己。如果高新和王越

红也能进大使馆，就代劝他们进去。如果不行，请你们开车把他俩送到这。”电梯的门开了，他们动作缓慢地上了电

梯，当电梯的门缓缓地关上时，我看见德健负疚似地看着我，撇了撇嘴。

电梯开走了，我呆呆地站在走廊中，盯着那个闪着红光的倒三角，那垂直向下的形状让我想起一个大头朝下的人，正

在被从无限的高处推下来，一头栽入无底的深渊。真不知道德健此去，是入天堂还是下地狱。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回到周思家，关上门。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冷飕飕的失落，仿佛在生死攸关之时我被最好的朋友抛

弃了。尽管我心里清楚，谁也没有抛弃我，完全是我自己决定留下来，但是，我的意识的清醒已经无法控制那种浸透

整个身心的失落感。偌大的房间，刚才还到处是人，是各种混合的气味，是各种嘈杂的声音，但是仅仅几分钟后，它

空了，空得如此迅速、突然，如此不留余地；它静了，静得毫无道理、毫无感情。仿佛在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

下，挨了猝不及防的一击，还没等我有所反映，攻击者早已不见踪影。我的确懵了。

头脑里空空落落，外界无声音，内心里也没有窃窃私语，没有独白的词语，甚至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动的痕迹。唯一

能作的就是双脚机械地移动，走遍周思家的角角落落。经过一大段可怕的空白之后，自己对自己说的第一句话

是：“我不能就这么等着，必须干点什么。”我的目光在房间里东游西荡，象轻飘飘的败叶没有着落。我坐在沙发

上，拿起一本杂志，又放下。起身倒了一杯水，拿到嘴边又不想喝。我走进洗澡间，想解手，但又什么都尿不出来。

我拧开水龙头，洗了把脸，想让自己清醒一下。擦脸时，偶尔在镜中看见自己，仿佛在看一个脏兮兮的陌生人，总也

洗不干净。我又去洗脸，一连打了三次香皂，毛巾把脸皮擦得火辣辣的。突然，我想起了德健的眼睛那目光似乎是在

做永久的告别。我猛地意识到，也许不会有任何人再走进这套公寓，我将一个人长期地生活在这里。不行，我一定要

出去。我快步走向门口，但是恐怖逼迫我没有勇气开门。只要跨出去，我将无法回来。门是一条界限，门外的世界仿

佛杀机四伏，到处都是陷阱，狰狞狠毒。

犹豫了几分钟，我退了回来。走进厨房，打开冰箱、看看有多少吃的东西。冰箱几乎是空的，只有冷冻室里有生的

肉、鱼。我又打开冰柜，里边差不多有半柜各种肉食。我感到有点饿，又想到高新和王越红可能来，干脆开始做饭

吧，为他俩做一顿烧牛肉。我拿出一块牛肉，放在案板上化冻。

一走进客厅，看见了放在一角的电话，我这才意识到我最应该干的是给周舵拨电话，拨通了周舵的电话，万万没有想

到他居然在家，我叫他想办法过来，他说：“我们单独行动更安全，更方便。现在我白天回来看看，晚上躲出

去。”我说：“我们最好见一面，看看以后怎么办。”周舵说：“哥们儿，以后怎么办。先老老实实呆上一阵子，现

在不能做任何事。”我说：“一会儿高新也许来，我俩一起去找你。”周舵说：“太危险。找到了安全的地方就等着

吧。我马上就要出去。德健怎么样？”我说：“德健已经去澳大利亚使馆了。他明天飞香港。”周舵问：“你为什么

不和他一起走？你比他危险。”我说：“我们要逃一起逃，什么时侯见面？”周舵说：“这不是讲义气的时侯，能逃

一个算一个。”我说：“反正知道你安全我就放心了。你要是能走就一个人走吧。我和高新再想办法。”周舵

说：“就这样吧。多保重。”电话断了，我一怔，感到自己很累很累，真想躺下睡一觉。

大约七点多钟，有人敲门。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打开门，原来是高新和王越红。他俩在使馆门口把飞机票交给了德健，

坐一个外国朋友的车回来了。我和高新坐下来商量怎么办，想来想去想不出好办法。大概到晚上九点钟左右，周思回

来了。他说：“我回来取东西，还要接两个澳大利亚的人去使馆，明天回国。”我说：“我们三个马上就走。”周思

说：“去哪？”高新说：“先到我家去吧。”周思说：“小波，你坐我的车，安全些。”我说：“我还是和他俩一起

走吧。”高新说：“我和王越红骑自行车，你就坐周思的车吧。澳大利亚使馆就在我家对面。”

周思收拾好行装，我们一起下楼。我坐进周思的车。开车后，周思问我：“小波，你想进使馆吗？”我说：“不

想。”周思问：“为什么？”我说：“周舵和高新怎么办？”周思摇摇头，不再说话了。车到大使馆门前，周思又一

次问我：“小波，你想进去吗？这是最后的机会。”我说：“不，谢谢。”我拿起自己的东西下了车。

两个小时后，当我骑着自行车被拦路抢劫式地抓上公安局的警车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后悔，痛心疾首地后悔：我

为什么没有进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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